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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心化”和“内生动力不足”是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村民乡土情

感的缺失。 现有研究多聚焦学校课程、乡土教材及制度化教学，对社区如何依托日常生活开展乡土教育，并
在知识习得过程中培育乡土情感关注不足。 本文以知识社会学和斯科特“米提斯”概念为分析视角，以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Ｍ 村返乡青年组织的乡土课堂为个案，基于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探讨社区主导的

乡土教育如何以地方性知识为媒介培育儿童的乡土情感。 研究发现，米提斯的地方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使
乡土教育嵌入村寨生活世界，在实践体验和内外互动中推动地方知识的内化与创新转化，进而培育儿童对自

然、文化和乡亲的乡土之爱。 儿童由此形成自然依恋、文化认同和社区归属，地方性知识也在持续参与中逐

步转化为乡土情感。 本文拓展了米提斯概念在社区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揭示了社区乡土教育中知识与情感

联结的具体过程，并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乡村内生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 　 乡土教育；社区教育；乡土情感；米提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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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乡土教育困境与
社区教育转向

　 　 “空心化”与“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乡村发

展的难题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数年将乡村人才队

伍建设列入重点任务。 当前政策与学界对乡村人

才问题的关注多集中于产业振兴和人才引进。 但

立足乡村，培育真正热爱乡村的本土人才，是解决

乡村人才困境的关键。 潘光旦先生指出，乡村人

才流失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对

家乡缺乏了解，乡土情感淡漠［１］。 因此，以培育

乡土情感为宗旨的乡土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乡土教育研究主要围绕学校教育展开，

重点讨论乡土教育面临的困境、开展乡土教育的

必要性以及乡土课程开发、乡土教材编制等实施

策略［２］［３］［４］［５］［６］［７］ ［８］ ［９］。 学校教育虽是乡土教

育的重要环节，但仅依托学校开展乡土教育，容易

因学校环境与乡村社区相脱离而产生“去情境

化”问题，削弱乡土教育的实际效果。 正如大卫

·Ｗ·奥尔（Ｄａｖｉｄ Ｗ． Ｏｒｒ）指出，乡土教育是基

于地方文化与社区环境的教育活动［１０］。 扎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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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由村民主导的乡土教育，是培育乡土情感

的重要渠道。
知识社会学为理解社区乡土教育提供了理论

视角。 其核心观点是知识具有社会建构性，强调

日常生活世界在知识生成中的基础作用。 社会源

于个体，个体生成社会，个体行动生成于“客观现

实”与“主观现实”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之中［１１］。
斯科特在 《国家的视角》 中提出的 “米提斯”
（ｍｅｔｉｓ）概念为理解源于社区日常生活的地方性

知识提供了进一步启发。 米提斯的概念源于古希

腊，指个体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作

出反应中”习得的知识和技能［１２］，具有地方性、实
践性以及开放性的特征。 在知识类型学中，米提

斯与逻各斯（Ｌｏｇｏｓ）构成了二元对立。 逻各斯强

调基于抽象推理形成的普遍性、理性知识［１３］。 与

之相对，米提斯则植根于地方经验，体现为民间智

慧和各类实践技能［１２］。
米提斯与地方性知识（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内

涵相近，但各有侧重（见下表）。 地方性知识与本

土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换使用，均指在特定

地理和文化情境中形成的知识形式［１４］。 人类学

家格尔兹（Ｇｅｅｒｔｚ）将地方性知识界定为嵌入在特

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符号意义系统，强调其情

境性和解释性的特征［１５］。 相较而言，米提斯则更

强调在经验积累和具体实践中形成的操作能力与

适应性。 两者均具有情境性并源于地方实践，但
在知识属性、习得方式和概念定位上有所差异。
总体而言，米提斯可视为地方性知识中更具实践

取向的知识形态。

表　 米提斯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差异

概念 地方性知识 米提斯

知识属性
文化符号和意义

解释框架
实践技能

习得方式
文化传承和
符号学习

身体实践
和经验积累

概念定位
文化分析和
意义阐释

实践智慧的
生成与应用

　 　 本研究选择米提斯作为核心分析概念，主要

在于其与乡土教育的实践特征高度契合。 米提斯

强调知识在具体情境中的体验、操作和互动中习

得，能够解释乡土教育如何通过实践促进知识内

化，并进一步影响儿童的乡土情感。 同时，米提斯

关注知识在应对具体环境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

用，有助于理解地方性知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获

得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将米提斯视为社区乡土

教育的知识载体，重点探讨社区主导的乡土教育

如何借助米提斯培育儿童的乡土情感。

二、研究设计：Ｍ 村乡土课堂的
田野调查

　 　 本文以斯科特的米提斯理论为分析框架，选
取贵州省黔东南侗族村寨 Ｍ 村返乡青年组织的

乡土课堂为个案，考察社区乡土教育如何借助米

提斯培育村寨儿童的自然之爱、文化之爱和乡亲

之爱。 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 ２０２３ 至 ２０２４ 年

在 Ｍ 村进行的田野调查。
（一）数据收集方法

１． 参与观察法

参与观察是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收集方法。 在

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中，笔者居住在返乡青年开办

的民宿，并以支教老师和志愿者的双重身份参与村

寨生活，重点观察两类场域：一是乡土课堂。 笔者

每周末参与一次教育活动，单次时长约 ６～７ 小时，
重点关注教学过程、师生互动以及知识传授方式。
二是村寨日常生活。 笔者不定期参与节日庆典、农
事活动等，了解村寨社会的日常运行逻辑。

２． 深度访谈法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对返

乡青年、村寨儿童及村民开展深度访谈，访谈主要

围绕乡土教育活动的实施过程、参与体验和情感

变化等主题展开。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如下：

表　 访谈对象信息表

访谈对象 编码 性别 年龄
返乡青年 ＷＦＹ 女 ４０
返乡青年 ＺＣＨ 男 ３６
返乡青年 ＪＨＪ 男 ３４
返乡青年 ＷＣＢ 男 ３５
返乡青年 ＰＪＺ 女 ３４
村寨儿童 ＹＹＸ 女 １０
村寨儿童 ＷＸＨ 女 １１
村寨儿童 ＷＺＨ 女 １１
村寨儿童 ＷＬＬ 男 ９
村寨儿童 ＷＨＴ 女 １０
村寨儿童 ＷＴＺ 男 ８

村民 ＷＦＧ 男 ４８
村民 ＷＹＧ 女 ４０

　 　 （二）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田野资料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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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反复阅读田野资

料，形成对材料的整体把握；第二阶段围绕研究问

题进行初始编码，如将“村民赠送食材”编码为

“社区支持”、“学习制作竹筷”编码为“传统技艺

习得”；第三阶段对初始编码进行归纳整合和主

题提炼，并与理论展开对话，最终形成本文的分析

框架。

三、返乡青年的教育实践：
从乡土情感到乡土教育

　 　 本文所研究的乡土课堂由 Ｍ 村返乡青年团

队发起。 团队负责人是一对返乡创业的侗族夫妇

（下文简称 ＷＦＹ 和 ＺＣＨ），团队成员均为本地返

乡村民。 外出务工经历促使他们重新认识陪伴自

身成长的乡村。 在陌生的异乡被激活的乡土情感

不仅推动他们返乡创业，而且促使他们主动发起

面向村寨留守儿童（以下简称村寨儿童）的乡土

教育活动。 该教育实践呈现出从“主观意义”到

“客观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返乡青年将个体的

乡土情感通过体系化的教育活动，转化为持续、组
织化的乡土教育实践。

（一）返乡青年的行动选择

乡土情感对返乡青年的迁移决策发挥着引导

作用。 Ｍ 村地处深山，过去周边产业发展相对滞

后，就业机会有限，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因此外出务

工。 返乡青年团队成员也曾加入这一潮流。 为维

系与家乡的联系，村民外出务工多选择周边省市，
“离家近”“方便回家”成为重要考量：“我们出去

打工也不会去太远的地方，离家能近一些就近一

些……村 里 有 事 情 或 者 想 家 了 也 方 便 回 来。
（ＷＣＢ－返乡青年）”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以及县域经

济发展，Ｍ 村越来越多村民选择返乡。 ＷＦＹ 与

ＺＣＨ 夫妇返乡创业，并于 ２０１８ 年组建返乡青年

团队，带领成员发掘本地自然人文资源，发展民宿

和乡村旅游。 关于返乡缘由，团队成员均将乡土

情感视为重要动力：“主要就是想家，一直希望能

在家这边赚钱。 （ＺＣＨ－返乡青年）”；“在外面打

工特别想家，就想回来找活儿干，打听到有合适的

机会就回来了。 （ＪＨＪ－返乡青年）”；“能在家这边

干活儿，就算赚得少一些也不想出去外面了。
（ＰＪＺ－返乡青年）”

返乡青年的乡土情感源于成长过程中乡土环

境的浸润和滋养。 他们在村寨生活世界中积累的

米 提 斯 构 成 重 要 的 “ 知 识 储 备 （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１６］，既成为理解和体验世界的基础

框架，也是乡土情感形成的重要基础。 城乡生活

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感认同。 原本习以为

常的米提斯在异乡环境中被重新认识和珍视，并
转化为对乡村生活和社区关系的眷恋：“我们在

外面打工总是想回到村里……一想到在村里吃的

东西、各种节日，还有和姐妹们在一起唱歌，就特

别想回去。 （ＷＦＹ－返乡青年）”
（二）返乡青年的教育旨趣

伯格与卢克曼认为，个体通过外化活动将主

观意义投射到世界中，创造出客观的社会现

实［１１］。 返乡青年将乡土情感转化为公益行动，本
文所研究的乡土课堂便是返乡青年团队为村寨儿

童提供的教育类公益实践。
乡土课堂创办的初衷是带领村寨儿童重新认

识村寨社区中的米提斯，培育和传承乡土之爱。
返乡后，ＷＦＹ 发现，村寨儿童并不了解脚下的土

地，对村寨缺乏认同，情感淡漠。 基于自身成长经

历，ＷＦＹ 决定创办扎根社区的乡土课堂，引导村

寨儿童重新认识家乡：“我回来之后就发现，村里

的孩子不认识村子，更不用说什么文化了……我

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事，至少让孩子们了解他们

生活的村子和民族文化。 （ＷＦＹ－返乡青年）”经
过 ５ 年的探索，返乡青年团队逐步形成了由自身

主导，村民参与并链接外部资源的乡土课堂。 课

程主要在周末开展，由村寨儿童自愿参加，主要包

括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 ２４ 节气为主题的情境化教学，通

过故事会、侗歌学习以及户外田野等方式，向村寨

儿童传授民族文化、自然生计等米提斯。 “以不

同的节气为主题，可以很清楚地给孩子们展示出

村子的一些变化。 他们可以通过亲自参与这些变

化认识自己的家乡。 （ＺＣＨ－返乡青年）”例如，在
“立夏”节气，返乡青年引导儿童深入村寨，观察

自然变化，体验农事活动和文化习俗，并教授侗歌

《夏蝉之歌》，使儿童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学习和理

解米提斯。
第二类是由返乡青年组织，村民志愿者主导

的技艺传承实践。 ＷＦＹ 与 ＺＣＨ 邀请村寨社区中

掌握相关米提斯的村民担任“歌师”，教授民族乐

器和侗歌演唱。 乡土课堂由此调动了村寨内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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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和文化资本：“村里有一些村民精通乐器唱

歌这些，我们就请他们担任孩子们的老师，这样他

们 （ 村 寨 儿 童） 学 到 的 东 西 也 就 更 多 一 些。
（ＺＣＨ—返乡青年）”部分外出务工村民也通过远

程指导等方式参与其中。 乡土之爱由此转化为村

民传承地方知识的责任意识： “我愿意教他们

……我们这里的文化很珍贵，别的地方没有，如果

没人学，就消失了，太可惜了。 （ＷＦＧ—村民）”
第三类是返乡青年链接外部资源进行的创新

实践。 返乡青年动员的外部社会网络是关注乡村

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各界精英，他们的介入赋予扎

根社区的乡土教育开放性，并推动米提斯在与外

部世界的互动中实现创新表达：“我们希望有更

多的人关注我们做的事情。 一是可以传播我们的

文化，第二也是可以给孩子们一些表演机会，鼓励

他们继续学习侗歌。 （ＺＣＨ—返乡青年）”返乡青

年先后与知名音乐制作团队以及新媒体团队合

作，推出了《谷雨天》、《月亮山下》等侗语童谣。
作品发布后获得广泛关注，村寨儿童也因此获得

了多次外出展演、与知名歌手合作以及登上央视

舞台的机会。
三类乡土课堂共同构成了 Ｍ 村的乡土教育

实践。 返乡青年通过整合村寨内部资源并链接外

部力量，使米提斯在儿童与村寨、村民及外部世界

的互动中得到传承和创新，也为儿童乡土情感的

培育提供了持续的实践空间。

四、米提斯的教育机制：
乡土知识的实践转化

　 　 本节从米提斯的地方性、实践性以及开放性

三重特征切入，通过呈现 Ｍ 村乡土教育的具体实

践，分析地方性知识在乡土教育中的实践转化过

程。 研究选择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和 ６ 月的两期乡土课

堂作为观察对象，前者由返乡青年团队与外部机

构合作，旨在创作侗族新童谣《谷雨天》，后者由

返乡青年组织主导，包括户外野炊和露营活动。
组织者是返乡青年组织的 ４ 位成员，参与者是村

寨 １５ 名儿童。
（一）地方性：嵌入社区生活的知识体系

米提斯的地方性不仅体现在知识内容的本土

化，更在于其嵌入特定社区的生活世界中。 在 Ｍ
村，米提斯通过社区的空间布局、社会结构和本土

文化得到呈现和传递。

Ｍ 村的生活空间是活态的“知识库”。 野炊

活动选址在山坡，充分利用村寨自然环境开展教

学。 村寨儿童在附近树林中寻找野炊所需材料，
如用芭蕉叶、荷叶制作餐盘，用竹子制作筷子和水

杯，并与老师协作收集柴火、搭建烤肉架、准备食

物。 据返乡青年介绍：“野炊所有的东西都是孩

子们在村里找到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环节，孩子

们可以知道村子里有什么东西。 （ＺＣＨ－返乡青

年）”
米提斯通过社区社会网络实现流动与传递。

在寻找食材过程中，儿童深入村寨，走访不同家庭

索要糯米饭、酸菜等食物。 这一过程不仅使儿童

认识本地饮食与生活资源，也使其在与村民互动

中体验村寨长期形成的互助传统。
开餐和收尾环节进一步呈现了米提斯的神圣

和生态维度。 开餐前，老师带领儿童按照本地习

俗进行祭山神仪式。 在当地聚餐情境中，主人家

会先分出部分食物放在墙角，以侗语念诵，大意

为：“今天吃好的食物，先让祖先来吃。”仪式中的

每个细节都蕴含特定的米提斯，儿童在模仿仪式

行为的同时，也接触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聚餐结

束后，老师参照村民在田间用餐后掩埋用火痕迹、
防范森林火灾的传统做法，引导儿童将可降解垃

圾就地掩埋，并恢复活动场地。 由此，儿童在具体

实践中接触并理解村寨的信仰习俗与生态智慧。
乡土课堂的各环节都包含特定知识类型化

（ｔｙｐ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过程，即将社会经验分类、概念化

的过程。 舒茨指出，知识源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

的直接经验。 这些经验通过类型化过程被系统地

组织 和 沉 淀， 成 为 手 头 库 存 知 识 （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 ｈａｎｄ） ［１６］。 在 Ｍ 村的乡土教育实践

中，分散于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中的米

提斯，经由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被整合起来。 儿童

在习得具体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逐渐形成理解

和诠释村寨生活世界的知识框架。
（二）实践性：乡土知识的内化途径

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儿童掌握米提斯的关

键。 米提斯需要个体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通过

实践以及成熟的感觉和技巧获得［１２］。 乡土教育

活动通过构建多维度的实践场域，为儿童提供了

内化米提斯的多样路径。
其一，通过观察和实践理解生态知识、掌握传

统技艺。 返乡青年向儿童介绍村寨植物及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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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采取“认知—触摸—实践”的方式，引导儿童

通过身体接触形成感官经验，再将所学知识运用

于野炊活动。 儿童在制作餐具、处理食材等过程

中，逐步掌握就地取材、简易工具制作和山林用火

等生活技能，同时学习不伤害动植物、保护山林环

境等地方智慧。 米提斯难以简化为通过书本学习

获得的演绎规律［１２］，其掌握有赖于具体情境中的

反复实践：“（村寨儿童）了解村子有什么之后，需
要学会怎么用，这对他们在村子的生活是很有必

要的。 （ＷＦＹ－返乡青年）”
其二，通过学习和演唱侗歌内化社区生活和

文化习俗。 侗族童谣再现了村寨社区的各种生活

情境，是米提斯的重要载体。 以《正月正》童谣为

例，童谣描述了立春后村寨社区发生的变化：正月

正，二月二，山上树木发新芽。 开春，天渐暖，男女

青年唱歌哆耶歌声响村寨。 燕子飞来，筑巢呢喃

叽喳很动听。 返乡青年指出：“侗族童谣的歌词，
说了很多我们本地人的生活。 孩子们学唱童谣，
就可以学习我们这里的生活知识。 （ＷＦＹ－返乡

青年）”儿童学习童谣的过程中，在理解歌词内容

的同时，通过反复演唱温习，加深相关知识的

内化。
其三，通过沉浸体验和创意游戏创新米提斯

的内化方式。 露营前，返乡青年带领儿童探索村

寨自然环境，共同选择合适的露营地点，使儿童进

一步熟悉村寨的空间与生态：“露营可以增加孩

子们和大自然接触的机会，让他们了解晚上的村

子，可以看星星、找萤火虫、抓蚂蚱。 （ＺＣＨ－返乡

青年）”夜间露营时，儿童通过观察星空、倾听山

林、接触动植物等感官体验，加深对村寨自然环境

的认识。
知识竞赛和歌曲表演则将知识学习转化为互

动性实践。 竞赛内容围绕本地动植物习性、传统

节日习俗等米提斯展开，以游戏方式强化儿童对

米提斯的理解：“我们也想丰富孩子们学习的方

式，网上看到一些好的方法，我们就拿来用。 知识

竞赛孩子们就很喜欢，通过比赛的方式，可以学到

很多东西。 （ＪＨＪ－返乡青年）”歌曲表演则为儿童

提供了展示所学侗歌的公共空间，并吸引村民参

与，使米提斯在儿童与社区成员的互动中得到反

复内化。
米提斯通过身体化的实践形成“自然态度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加反

思、视为理所当然 （ ｔａｋｅｎ⁃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ｅｄ） 的背景知

识［１６］。 这种实践意识使个体能够在特定情境中

恰当地行动，而无需有意识思考。 乡土教育活动

中，村寨儿童通过感官参与、反复实践操作和社区

互动，逐渐形成了对生活方式、传统习俗、生态智

慧的实践感（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构成他们理解和

参与村寨生活的认知基础。
（三）开放性：乡土知识的现代转换

米提斯是开放的，易于接受新的观念［１２］，Ｍ
村的乡土教育在挖掘米提斯的同时，通过引入外

部资源扩展了米提斯的边界，实现了米提斯的活

化与创造性转化，并在内外互动中增强儿童对地

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返乡青年团队与音乐工作

室、新媒体团队合作创作的侗语新童谣正是这一

过程的典型体现。
专业音乐机构和新媒体机构的介入推动了米

提斯的转化与传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深

化，由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成的非正式网络逐

步形成，为外部资源进入乡村提供了条件。 返乡

青年借助社会网络链接外部专业力量，共同推出

侗语新童谣及 ＭＶ。 音乐工作室和新媒体团队进

入村寨，在对当地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活进行体验

和了解的基础上，与返乡青年、村民以及儿童共同

创作童谣。 由此，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外来的知识

在具体实践中发生互动与融合。
多元参与的集体创作模式是米提斯的再生产

过程。 返乡青年团队邀请当地歌师参与歌词编

撰，确保米提斯的文化内核能够在现代音乐形式

中完整保存。 录音和 ＭＶ 拍摄则以村寨儿童歌队

为主体，并以社区自然景观和日常生活作为重要

的内容来源。 地方性的文化表达与专业录音、影
像制作相结合，原本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米提斯

转化为可复制、可传播的数字化文本。 儿童作为

参与村寨米提斯创新的主角，在传统与现代的碰

撞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认同。
Ｍ 村独特的“双轨制”治理为乡土教育的开

放性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持。 寨老作为传统权威，
仍在村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乡土教育活动的

开展也得到其认可和支持。 重要活动前，寨老通

过鼓楼议事等方式向村民说明活动内容并动员参

与，村委会作为正式治理机构则提供活动场地、协
调公共资源等。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推出的《谷雨天》展现了集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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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的教育成效①。 童谣描绘了 Ｍ 村谷雨时节

的自然景观、劳动场景和丰收愿景。 儿童歌队在

田间参与演唱和 ＭＶ 拍摄，并在此过程中接触农

事知识：“在拍摄谷雨天的（ＭＶ）时候，我们去田

地（拍摄），我还学了怎么插秧。 （ＹＹＸ－村寨儿

童）”鼓楼等村寨公共空间成为录制场所；村民们

主动参与 ＭＶ 的拍摄，体现了社区对传统文化创

新的支持。 此后，儿童歌队前往贵阳专业录音棚

录音，并参加村 ＢＡ 等公共展演，随着作品传播范

围扩大，还获得了与知名歌手合作、登上央视舞台

的机会：“我们尽可能地为孩子们争取到去外面

表演的机会，他们就能多练习侗歌，多接触这些民

族文化。 （ＺＣＨ－返乡青年）”米提斯由此在跨地

域传播与展演中获得新的表达空间，儿童也在持

续参与中深化了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米提斯的地方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共同构成

社区乡土教育的知识基础。 地方性赋予教育活动

文化根基，实践性成为米提斯内化的有效路径，开
放性则推动米提斯在与外部资源互动中实现新的

表达与传播。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扎根社

区、开放多元的乡土教育既有助于保持米提斯的

地方特色，也使其获得与现代社会对话和创新发

展的空间。
Ｍ 村的乡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社区性教育。

首先是教育主体的社区性。 教育不再是学校或某

个机构的专属职能，而是社区全体成员的共同责

任。 每个村民都可能成为教育者，每个场景都可

能成为课堂。 其次是教育资源的内生性。 教育资

源主要来源于社区内部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

文化资源。 外部资源的引入是补充而非替代。 最

后是教育过程的嵌入性。 教育活动不是外在于社

区生活的特殊安排，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生产活动

和文化实践之中，知识学习与生活实践融为一体。

五 五、乡土情感的培育：米提斯的情感生成机制

　 　 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看，米提斯不仅是认知性

的知识体系，更是情感性的意义系统。 伯格和卢

克曼关于外化、客体化与内化的讨论表明，知识的

社会建构同时伴随着意义的生成与内化［１７］。 在

乡土教育实践中，儿童通过学习和内化米提斯，逐

步建构起对乡土的情感依恋。
米提斯的情感生成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

面：一是具身体验。 作为实践性知识，米提斯在习

得过程中伴随身体体验和感官记忆，构成情感生

成的身体基础；二是社会互动。 米提斯嵌入特定

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传承和实践过程强化了人际

互动，催生社会性情感；三是文化认同。 米提斯承

载着地方文化意义和共同体记忆，通过符号化过

程激发价值认同。
基于 Ｍ 村的田野调查，本研究将乡土情感定

义为个体对乡村社区形成的情感认同，是包含认

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复合情感结构，并从三个维

度加以分析：自然之爱，主要表现为对山林、田野、
动植物等自然环境的认知、审美体验与保护意识；
文化之爱，主要表现为对民族语言、传统习俗和文

化符号的认同及传承意愿；乡亲之爱，主要表现为

对社区成员的情感联系以及对村寨共同体的

归属。
这一分析框架呼应了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

性质的经典阐释。 “差序格局”的概念深刻揭示

了乡土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

络［１８］，与本文“乡亲之爱”所强调的共同体关系

相呼应。 同时，“乡土”概念本身即蕴含着自然与

文化交织的双重属性。 正如王建民指出，“人们

置身于其中的物质环境在时间演化中逐渐具有了

文化的内涵” ［１９］。
（一）自然之爱：功能体验中的环境依恋

米提斯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１２］，乡土教育活

动的主旨之一是引导村寨儿童认识自然、亲近自

然，并形成对村寨自然环境的情感依恋。
检验米提斯的试金石是实践中的成功［１２］，村

寨自然的“有用性”成为村寨儿童自然之爱的直

接来源。 标准化学校教育的去地方化倾向，使儿

童失去了与当地自然环境互动的机会。 原本触手

可及的知识一旦转化为课本上抽象、理性的知识，
容易削弱自然环境与儿童生活经验之间的联系。
乡土教育挖掘地方自然环境中蕴含的米提斯，引
导儿童在感知、体验和实践中重新认识村寨自然。
例如，在野炊材料寻找过程中，儿童发现身边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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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谷雨天》由知名音乐人、村寨歌师、村民和儿童共同创作的歌词：谷雨天，春渐远，白云入山间；谷雨天，起炊烟，鲤鱼戏稻田；村
村等谷雨，寨寨播稻种；地种棉、田种稻，谷雨祈丰收；谷雨时节到，万物发新芽，家家耕秧田；谷雨播种忙，棉满筐、粮满仓；生活甜如糖，
少年把歌唱，幸福万年长。



物能够直接用于生活：“我觉得我们村子太神奇

了，什么都能用得上，山里什么都有。 （ＷＸＨ－村

寨儿童）”这种实践体验激活了儿童对自然的情

感依恋：“我很感谢我们村子，各种植物都可以帮

助我们生活。 （ＹＹＸ－村寨儿童）”
自然之爱也进一步表现为儿童对环境保护的

关注和保护意愿。 在活动结束阶段，返乡青年通

过回顾课程内容，引导儿童认识村寨自然与自身

生活之间的关系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儿童从自

身体验出发，表达出保护村寨环境的意愿：“我们

要爱护好我们的村子，要不然以后就没有地方和

大家玩了。 （ＷＺＨ－村寨儿童）”这种由具体生活

体验产生的环境意识，也逐渐转化为对村寨环境

的热爱和自豪：“我们的村子很漂亮，大城市没有

我们这里环境好，我想一直在这里生活。 （ＷＨＴ－
村寨儿童）”

自然 之 爱 的 生 成 体 现 了 相 关 性 结 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重塑。 现代学校教育中的

自然知识往往以抽象化、普遍化的形式呈现，失去

了与儿童生活世界的相关性。 乡土教育则通过自

然体验和生活实践，重建了自然与儿童之间的有

机联系：自然不再是外在的客体，而是生活世界中

密切相关的部分。 相关性结构的变化不仅改变了

儿童的认知图式，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情感认同。
正如舒茨指出：“相关性决定了我们对它（知识）
的态度［１６］。”

（二）文化之爱：文化实践中的身份认同

乡土教育在使个体产生乡土归属感的同时，
可以培养其对文化与民族的认同感［２０］。 Ｍ 村乡

土课堂通过米提斯的学习与实践，实现了民族文

化的代际传承，帮助村寨儿童建立了对地方文化

的认同。
在乡土教育活动中，返乡青年重现村寨社区

的日常生活情境，构建了文化之爱的传递场域。
一方面，返乡青年引导村寨儿童学习与模仿当地

的祭山神习俗，使其建立起与祖先、土地的情感联

结。 另一方面，返乡青年通过侗族乐器演奏和侗

歌演唱，表达自己对村寨社区文化以及民族的认

同，向儿童传递侗族文化所承载的群体意义：“侗

歌，是我们民族的，别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侗族人

就要一起唱侗歌。 （ＪＨＪ－返乡青年）”
对村寨文化的学习和实践增强了村寨儿童的

文化认同。 村寨儿童在学习模仿传统习俗文化过

程中，逐渐理解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核，在亲自实践

中认可村寨社区的习俗文化：“我们今天吃的都

是祖先给我们的，我们要感恩祖先。 以后在家吃

饭我也要祭山神。 （ＷＬＬ－村寨儿童）”在侗歌学

习和演唱过程中，其文化与民族属性也得到不断

强化，村寨儿童由此建立起对地方文化的认同：
“侗歌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别人都没有。 我们要

把它学会，唱给别人听，让大家都认识我们的民族

文化。 （ＷＨＴ－村寨儿童）”
与外界平台的互动促进了米提斯的“去地方

化 （ ｄ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与 “ 再 地 方 化 （ ｒ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英国人类学家菲利普·托马斯

（Ｐｈｉｌｉｐ Ｔｈｏｍａｓ）提出，“去地方化”的同时也伴随

着“再地方化”的过程，即地方通过吸收外来材料

以延续当地文化［２１］。 当村寨儿童在外部舞台演

绎侗歌时，米提斯脱离了原先的地域边界，获得了

更广泛的文化认可；外部展演和互动又使儿童从

新的视角认识自身文化的价值。 在参与音乐作品

制作的过程中，村寨儿童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归属

感，常以“我们的歌”指代参与录制的歌曲。 面对

外来者，他们会主动展示村寨文化，言语之间流露

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豪。 外部互动与正向反

馈进一步增强了儿童的文化认同和传承意愿：
“我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的歌，继续出去表演，让全

国人都知道我们的侗歌。 （ＷＬＬ－村寨儿童）”
（三）乡亲之爱：社会互动中的共同体归属

乡土教育活动的重要作用在于强化儿童与村

寨社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 通过参与社区互

动，儿童感受到社区中村民以及伙伴的社会支持，
强化了滕尼斯共同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概念所描述

的基于血缘、地缘和情感纽带的有机联结［２２］ ［２３］。
寻找食材环节呈现了村寨社区以“互助”为

基础的日常交往方式。 从日常琐事到红白喜事，
村民之间普遍存在相互帮扶的传统。 为获取野炊

所需食材，儿童进入村民家中索取糯米饭、酸菜等

食物，并获得村民的理解与支持：“都是我们村的

孩子，他们要什么就给一些……能帮一点是一点，
我们这里一直都是这样的。 （ＷＹＧ－村民）”在这

一过程中，儿童感受到了村民的关照，也逐渐形成

对这种互助关系的认同和回馈意愿：“我们这里

的人，都相互帮助，就像一家人，大家都特别好，我
们也要对大家和村子好。 （ＷＸＨ－村寨儿童）”

同辈群体间的互助是乡土情感延续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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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相仿的村民从小就有自己的伙伴团体，当地

称为“帮”，伙伴关系是村寨社区基础性的情感联

系。 乡土教育为儿童发展和维系伙伴关系提供了

具体的互动场景。 通过结伴寻找食材、合作准备

食材和餐具、共同搭建露营帐篷等，儿童深化了与

伙伴的情感纽带：“今天晚上我和我的好朋友们

一起住……我们关系很好，她经常帮我。 （ＹＹＸ－
村寨儿童）”这种伙伴关系进一步演化为对村寨

的依恋：“我不想离开我们的村子，我的好朋友们

都在这里……我喜欢这里是因为我的朋友们。
（ＷＴＺ－村寨儿童）”

米提斯向乡亲之爱的转化，本质上是共同体

情感纽带的再生产过程。 在个体的社会化进程

中，初 级 社 会 化 中 的 “ 重 要 他 者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ｏｔｈｅｒｓ）”传递基础知识以及情感价值。 在乡土教

育活动中，村民和伙伴团体构成了儿童的“重要

他者”。 村民对儿童的代际关怀传递了集体的价

值理念，伙伴团体通过共同行动，强化了儿童对伙

伴、乃至集体的认同。 由此，乡土教育通过持续的

社区互动，使儿童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认识和体验

村寨生活，并逐渐形成对村寨共同体及其社会关

系的情感认同。

六、结论与讨论：社区乡土教育的
可能性与边界

　 　 乡土教育是村寨儿童乡土情感培育的有效手

段，其持续开展离不开乡村社区特定的文化生态。
斯图尔特（Ｊｕｌｉａｎ Ｓｔｅｗａｒｄ）提出文化生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概念，强调人类对环境的创造性适应及其

引发的文化变迁［２４］，主张在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

系中理解文化［２５］。 Ｍ 村的乡土教育活动的形成

与运行是与村寨文化生态持续互动的过程。
（一）文化生态支撑与教育成效

Ｍ 村乡土教育的成功开展，源于完整文化生

态系统对社区教育的支撑。 这种植根于社区的教

育实践展现出三重优势：首先是治理优势，传统权

威与现代制度的协同为教育活动提供了合法性基

础和资源保障；其次是社会资本优势，强关系网络

提供了人力和物质支持，构建了知识传承的社会

基础；最后是文化场域优势，日常生活与教育活动

的对接，使米提斯的习得过程自然而深刻。 这种

多维支撑体系的形成，正是 Ｍ 村能够成功开展乡

土教育、有效培育儿童乡土情感的关键所在。

这一作用具体体现在儿童对村寨的情感表达

与行动倾向上。 Ｍ 村儿童对村寨的情感主要表

现为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以及

对乡亲关系的珍视，与本文提出的三重情感维度

相对应。 部分儿童还将这种情感表达延伸至教育

选择和未来规划之中，如希望与父母、朋友共同生

活，将村寨视为“自己的家”，并表达参与家乡建

设的意愿。 与此同时，社区乡土教育通过返乡青

年的组织、村民参与以及米提斯的重新激活，进一

步强化了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为乡村内生发展

提供了新的实践可能。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在理论上拓展了米提斯概念的教育应

用，将斯科特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讨论引入教育场

域，揭示其作为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双重价值。
地方性保证了文化根基，实践性提供了内化路径，
开放性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同时，通过分

析“知识—实践—情感”的互构过程，深化了知识

社会学在乡村教育研究中的解释力，展现了乡土

情感如何在知识传递中生成和强化。
Ｍ 村的实践为其他乡村开展社区乡土教育

提供了启示。 社区内部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源

是教育开展的重要基础，返乡青年等社区行动者

发挥组织和推动作用，外部专业力量则为地方文

化的创新表达提供支持。 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虽

存在差异，但均可从自然环境、生产技艺、生活习

俗和社区关系中发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内容，
并通过社区成员组织、村民参与和外部资源链接

等方式，探索适合自身条件的乡土教育实践。
（三）挑战与展望

然而，Ｍ 村乡土教育模式也面临挑战。 首先

是可持续性问题，教育活动较为依赖返乡青年的

个人情怀和能力，核心成员的变动可能影响活动

的可持续性。 其次是可推广性限制，并非所有乡

村都具备完整的文化传统和社区结构，在文化断

裂严重、社区解体的“空心村”，Ｍ 村的经验难以

直接复制。 此外还存在现代性张力，儿童同时面

临着现代教育体系的竞争压力和城市文化的影

响。 这些挑战提醒乡土教育不应被浪漫化。 只有

建立多元参与、制度保障、资源支撑的长效机制，
基于社区的乡土教育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Ｍ 村实践表明，以米提

斯为知识载体，将教育活动嵌入社区日常生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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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动员社区参与，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

教育实践，使儿童在持续参与中深化对村寨的情

感认同。 米提斯的地方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在乡

土情感培育进程中的核心作用，不仅为当下中西

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思

路，也为乡村地区形成内生发展动力开辟了新的

路径。 基于社区的乡土教育和乡土情感培育，不
仅能够为乡村留住人，而且能够增进乡村的活力

和凝聚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

稳固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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